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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之际浙江行省辖府考 

宋可达 

【摘 要】:在传统的学术视野中,一般认为元明之际浙江行省的辖府数量经历了由九府到十一府的转变｡但这种

说法,只反映了洪武十四年前后浙江行省的辖府变迁状况,而对于至正二十六年至洪武二年间浙江行省辖府数所发

生的重要变化,则普遍为学人所忽视｡本文充分利用《明实录》､《明史》､明清方志等材料,对元末明初浙江行省的

设置背景及其辖域的动态变迁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进而发现在元明之际,广信府亦曾隶于浙江行省;直至洪武二年,

其政区隶属关系方发生由浙改赣的变化｡本文期冀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以修正传统认为元明之际浙江行省一直

辖九府的观点,并希望就探明浙､赣二省的区划格局有所裨益｡ 

【关键词】:元明之际 浙江行省 辖府变迁 区划 

一､引言 

有明一代,是传统省制由初生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其在蒙元行省制的基础上,“远稽汉唐,略加损益,亦参以宋朝之典”,①

创立了一套颇具特色的地方行政制度｡自宣德三年②(1428)以后,天下固定形成了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的行政建置｡而这中间,浙江

行省③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明代浙江行省辖域,一般认为共辖十一府｡《明一统志》清晰勾勒出了于时浙江行省的辖府情况,《志》称:“本朝置浙江等

处承宣布政使司,领杭州､嘉兴､湖州､严州､金华､衢州､处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十一府”｡④清人所修的《明史·地理志》亦

言:“(浙江行省)领府十一,属州一,县七十五”｡⑤1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明一统志》､《明史·地理志》等官方史料的记载,反映的是明代浙江行省建置长期稳定以后的辖府情

况;而对于元明之际浙省辖府的变迁经过,则需要作进一步的细致分析｡具体来看,浙江行省北部之嘉兴､湖州二府,明初原属京师

｡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取湖州､嘉兴,改为府,以之隶属此前设置于应天府(今南京)的江南行中书省｡洪武元年(1368)罢江

南行省设南京,十一年(1378)改为京师,嘉､湖二府均属之｡洪武十四年(1381),“以直隶嘉兴､湖州二府隶浙江”,①此二府的政区

隶属关系至此确定,浙江行省遂常备十一府之建置｡ 

关于元明之际嘉､湖二府政区归属的变迁经过,清嘉兴人朱彝尊在《浙江分地考》中作了详尽的梳理,其考称: 

                                                        
1①《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九,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第2051页｡ 

②按,是年废交趾承宣布政使司｡ 

③按,《明史·太祖本纪》载,洪武九年(1376)六月甲午,“改行中书省曰承宣布政使司”(《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中华书

局,1974年,第31页),兹后浙江行中书省遂改称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本文为前后叙事一致起见,仍称其为浙江行省,后不赘述｡ 

④[明]李贤等修:《明一统志》卷三八《浙江布政司》,台联国风出版社影印本,1977年,第2681—2682页｡ 

⑤《明史》卷四四《地理志》五,第 1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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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布政使司初设,所辖九府而已｡嘉兴､湖州统于直隶｡故《实录》洪武九年十二月书,直隶湖州､嘉兴诸府水灾,遣户部主事

赵乾等赈给｡十一年五月,勅工部定岁造军器之数｡其书嘉兴､湖州亦冠以直隶字｡至十四年四月复置巡检司,嘉兴府一:嘉兴县之

杉青闸;湖州府三:乌程县之后潘,德清县之下塘､新市,仍以直隶文冠之｡宋濂《京畿乡闱纪录序》云:“洪武辛亥秋八月,洊当乡

贡之期,凡畿内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欢欣相告,裹粻而奔走,仪曹具以状闻｡”所云十七府者,直隶之府十四,其一广德——四年以后

始降为州,合嘉兴､湖州而共计之也｡天台徐一《送赵乡贡序》云:“元置行省于浙,领郡三十二,杭隶焉｡今领郡九,杭亦隶焉｡”崇

德贝琼《谷江渔者诗序》云:“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太末徐复礼迫有司命,起与九府之士俱遂,与四十人之选｡”鄞人郑真跋《同

年录》云:“洪武壬子秋,浙省承诏旨合九郡之士试之,得四十人,上诸京师｡”又《送何本道还金华序》云:“洪武五年,诏命三年

迭试,于是浙江所属九郡以其名上之行省,而金华何本道与焉｡”其云九郡者,嘉兴､湖州不在其内｡逮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始以二府

改隶浙江,考《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于洪武十七年进呈二府沿革,只书今属浙江布政司,语焉勿详,后之人罔闻知由是｡柳琰､邹衡

､赵瀛､刘应钶志嘉兴,劳钺､栗祁､张铎志湖州,俱不言分地本末｡惟仁和夏时正撰《杭州府志》独云:“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皇

朝平浙,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领府九｡洪武九年,改为浙江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直隶嘉､湖二府隶浙江,领府十一｡”又

云:“洪武三年,诏开科举,浙江行省即杭州府学之西为贡院,合试九府之士｡”书之特详｡② 

在这篇文章中,朱氏旁征博引,对至正末至洪武十四年(1381)间浙江行省辖府数量的变化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自其看来,朱明

立国之初,以杭州为省治的浙江行省仅辖杭､严､金､衢､处､绍､宁､台､温九府之地,直至洪武十四年(1381)十一月朱元璋以嘉､湖

二府改隶浙江后,浙江行省方备十一府之制,并在之后长期保持稳定｡ 

朱彝尊的观点得到了后世学人的普遍认可,迄今为止,关于浙江行政区划的研究颇为不少,③但基本未对朱氏的看法提出异议

｡惟有谭其骧先生,其在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期间,曾发表《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文,对

浙江省建置沿革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在论及明代浙江西部省域空间的形成时,谭其骧先生称:“明初广信府属浙江,洪武四年即

改隶江西”｡④2这一论断颇为新颖｡苟此言不误,将对以往关于元明之际浙江行省辖府情况的观点造成不小冲击｡ 

遗憾的是,在这篇文章中,谭其骧先生并未对广信府曾属浙江的观点进行充分的阐释｡而之后的研究者,亦未对这一涉及到元

明之际浙江行省辖域变迁的重要意见投以深切的关注｡那么在明初,广信府是否真正隶属过浙江行省?如果是,其政区隶属关系,

又究竟于何年发生由浙改赣的变迁? 

事实上,笔者在对元明之际广信的政区隶属关系进行梳理后,发现洪武初广信府确曾隶于浙江行省｡其政区归属发生出浙入

赣的更革,亦是影响明代浙江行省辖域乃至浙､赣二省区划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进一步而言,传统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江行省初

设时仅辖九府､至洪武十四年(1381)方统十一府的观点,确存在可商之处｡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学界已有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元明

之际浙江行省的时空形成过程以及广信府政区隶属的变迁,进而对这一时期浙江行省辖府数量的变化进行探索,不当之处,尚祈

赐正｡ 

二､从江浙行省到浙江行省 

明代的浙江行省,溯源自元江浙行省｡江浙行省,是伴随着元朝灭宋的步伐逐渐建立起来的｡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二月,

宋恭宗赵奉表降元,两浙内附,元中枢遂以临安为两浙大都督府｡①同年六年,罢两浙大都督府,立行尚书省于临安,设诸路宣慰司,

                                                        
2①《明太祖实录》卷一四〇,第2201页｡ 

②[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五八《浙江分地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3-294页｡ 

③代表性的论文有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见谭其骧:《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416—434页;谭其骧:《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

第1—11页;周祝伟:《论浙江行政区雏形的历史形成》,《浙江学刊》2012年第3期,第23—27页｡此外,浙江省民政厅编的《浙江

建置区划沿革》(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亦对历史时期浙江的政区沿革作了细致的考察｡ 

④谭其骧:《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第 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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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省官为之,并带相衔｡②是年,又于扬州置江淮等处行中书省,③以统两淮､江东之地｡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行中书省自

扬州移治杭州,立淮东宣慰司于扬州,以阿剌罕为宣慰使”｡④以此为标志,临安､江淮二行省遂合而为一,仍以江淮行省名之｡ 

以后,该行省的治所屡次在杭州､扬州二地间进行迁移｡至元二十一年(1284)二月,徙江淮行省于杭州｡⑤至元二十三年(1286)

七月,江淮行省忙带兀言:“今置省杭州,两淮､江东诸路财赋军实,皆南输又复北上,不便｡扬州地控江海,宜置省,宿重兵镇之,且

转输无往返之劳,行省徙扬州便｡”(世祖)从之｡⑥至元二十六年(1289)二月,“徙江淮省治杭州｡改浙西道宣慰司为淮东道宣慰司,

治扬州｡”⑦这是江淮行省的治所发生最后一次迁徙,其省治从此固定在杭州不改｡至元二十八年(1291)十二月,“江北州郡割隶河

南江北行中书省｡改江淮行省为江浙等处行中书省,治杭州｡”⑧其省名亦至此确定｡ 

从元代江浙行省的辖域来看,其下辖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司､浙东海右道肃政廉访司､江东建康道肃政廉访司及福建闽海道

肃政廉访司四道,⑨此四道事实上又由南宋两浙西路､两浙东路､江南东路､福建路四路演化而来｡这中间,江南浙西道､浙东海右道

及江东建康道的政区建置一直保持稳定,而福建道的隶属关系则颇多变迁｡⑩至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正月,“改福建宣慰使司都

元帅府为福建行中书省”, ⑪3福建道遂别为一省,江浙行省至是统浙西､浙东､江东三道｡ 

在浙西､浙东､江东三道中,浙西､浙东之地,自唐末以降长期属同一高层政区｡其在五代属吴越国,入宋后又同隶于两浙路｡宋

室南渡后,虽将两浙路一分为二,但浙西､浙东两大区域仍被整合到以杭州为中心的政治空间体系中,这在事实层面推动了两浙的

政治融合｡因此在元江浙行省设置以前,浙西､浙东之间的政治联系即已相当密切｡继之而来的江浙行省时代,则进一步强化了这

种融合趋势｡ 

而对于辖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八路及铅山一州①的江东建康道来说,其与两浙的政治联系则相对疏

远｡这一区域,于五代属南唐,两宋时期则属江南东路,自成一个独立､完整的行政区划｡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江东道八路一州中,

明代广信府的前身——信州路,其与两浙地区的空间互动则颇为密切｡ 

                                                        
3①②《元史》卷九《世祖纪》六,中华书局,1976年,第178､183页｡ 

③《元史》卷五九《地理志》二,第1414页｡ 

④《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第206页｡ 

⑤《元史》卷一三《世祖纪》十,第265页｡按,据刘如臻《元代江浙行省研究》一文考证,至晚在至元十七年(1280)四月,江淮行

省治所已由杭州迁回扬州(见《元史论丛》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7页)｡ 

⑥《元史》卷一四《世祖纪》十一,第290—291页｡ 

⑦《元史》卷一五《世祖纪》十二,第320页｡ 

⑧《元史》卷一六《世祖纪》十三,第353页｡按,《元史·百官志》云:“(至元)二十二年,割江北诸郡隶河南,改曰江浙行省,统

有三十路,一府｡”(第2306页)该《志》又称:“(至元)二十八年,以河南､江北系要冲之地,又新入版图,宜于汴梁立省以控治之,

遂署其地,统有河南十二路､七府｡”(第2306页)参《世祖纪》之记载,《百官志》所谓至元二十二年(1285)割江北地､并改江淮行

省为江浙行省之事,应为至元二十八年(1291)之误｡ 

⑨《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第1491—1504页｡ 

⑩按,《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四年九月)甲辰,福建行省以宋二主在其疆境,调都督忙兀带､招讨高兴领兵讨之”(第192页),

是年为福建行省建置之始｡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卢世荣请罢福建行中书省,立宣慰司,隶江西行中书省”(《元史》卷一三

《世祖纪》十,第272页)｡至元二十三年(1286),“又以福建省并入江浙”(《元史》卷九一《百官志》,第2306页)｡同年四月,“福

建､东京两行省各给圆牌二面”(《元史》卷一〇一《兵志》四,第2587页),知是月之前福建行省得以复置｡至元二十八年

(1291),“罢福建行省,(高兴)以参知政事行福建宣慰使｡二十九年,复立福建行省,拜右丞”(《元史》卷一六二《高兴传》,第3805

页)｡兹后,福建行省的建置一直维持到成宗时期｡成宗大德三年(1299)二月,“罢福建等处行中书省,置福建宣慰司都元帅

府”(《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三,第426页),福建之地遂属江浙行省,直至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福建行省复置｡ 

⑪《元史》卷四四《顺帝纪》七,第 9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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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州“控闽粤,邻江淮,引二浙,隐然实冲要之会”,②凡以陆路来往于浙､赣之间者,此地为其所必经｡信州之建置,始于唐代

肃宗时期｡乾元元年(758年),“析饶州之弋阳,衢州之常山､玉山及建､抚之地”,③置信州｡信州初置时,辖玉山､常山､上饶､弋阳､

永丰五县,治上饶｡未几,常山还属衢州,
④
这一区域自此长期稳定｡唐中叶析弋阳置贵溪,五代析上饶､弋阳置铅山,明代析弋阳､上

饶､贵溪置兴安,辖县数目虽有增加,而空间范围却无有变动｡信州的设置,标志着此地开始独立成为州郡一级行政区划,并奠定了

后世广信府的境域基础,信江流域的完整性至此也得以突显｡ 

于兹可见,自有行政建置始,后世广信府之地即与浙境政区生发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历五代至北宋,信州先属南唐,后隶江南

东路｡从行政统辖关系而论,此地自设州后便长期与两浙处于一种政治剥离状态,这显然不利于加强两地的政治联系｡不过,这一

态势在南宋时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建炎南渡,杭州代替汴州,成为帝京所在,信州与全国政治中心的空间距离也随之拉近｡此时

信州建置沿北宋之旧,隶江南东路,仍被斥于两浙之外;但其与行在临安的政治紧密程度,却得到空前的加强｡饶州人洪迈在《稼轩

记》中写道:“国家行在武林,广信最密迩畿辅,东舟西车,蜂午错出,处势便近,士大夫乐寄焉”｡⑤寓居信州的韩元吉则称:“并江

而东行,当闽､浙之交,是为上饶郡｡灵山连延,秀拔森耸,与怀玉诸峰,巉然相映带｡其物产丰美,土壤平衍,故北来之渡江者,爱而

多寓焉｡”⑥祝穆在《方舆胜览》中亦著录了时人之于信州地利形势的看法: 

疏荣中扆,作填上饶｡惟信置郡,自唐分疆｡睠言古郡,间出异材｡近联闽浙,远控江淮｡惟上饶之名郡,实江左之奥区｡析建､抚

二州之地,当江､吴四塞之冲｡矧楚尾吴头之地,据闽商粤贾之冲｡地僻山深,尚带瓯､闽之俗;民贫赋啬,偶联江浙之区｡峭壁奇岩,

晁太中归于洚水;茂林修竹,徐隐君应于方闻｡郡分江左,奈士俗之素贫;地近日边,幸政声之易达｡⑦ 

由此可见,因地近行在,身为畿辅要地的信州,普遍被时人视为日边之郡｡ 

入元后,信州被改置为路,属江东建康道宣慰司,并受以杭州为省会的江浙行省管辖｡在元代,信州自唐代置州后第一次被正

式纳入以杭州为中心的高层政区体系中,某种意义上而言,其与两浙地区的政治耦合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而从时人的记载来

看,亦将信州之地视为江浙行省的重要组成部分｡杨维桢在《聚桂文会序》中即言道:“即其今日之所选者,莫盛于江浙;而江浙之

盛,饶､信为称首者”｡⑧4 

元末丧乱,“财赋居天下十七,事务最烦剧”①的江浙行省,成为各路诸侯角力之所｡之后,在诸方角逐中,以朱元璋为首的淮

西集团渐趋取得了优势｡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朱元璋亲督兵围婺州,克之｡②是月丙戌,“置中书分省于婺州”,并

“以婺州路为宁越府”｡③此中书分省,即明代浙江行省的前身｡ 

至正二十二年(1362),令“改中书分省为浙东等处行中书省,陛同佥朱文忠为左丞都事,杨宪及胡深为左右司郎中,照磨史炳

､丹徒知县刘肃为都事,仍开省于金华”｡④
以此为标志,中书分省改称浙东行省｡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朱元璋命移浙东行省

于严州,“时张士诚屡寇严及诸全,行省发兵应援,往往以道远不能即达｡于是徙省治于严,分金华军戍之”,
⑤
严州府遂成省治所

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李文忠领军克杭州｡⑥同年十二月己未,“罢浙东行省,开浙江等处行中书省于杭州,升右丞李文

忠为平章政事”｡⑦至此,以杭州为省会的浙江行省最终设立｡那么,在浙江行省设立之初,其辖域究竟包括了哪几个府级政区?而

原属江浙行省,且与两浙空间关系颇为紧密的信州之地,又是否在这一时期浙江行省的辖域范畴中? 

                                                        
4①《元史》卷六二《地理志》五,第1499-1503页｡ 

②[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五《信州新建牙门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5册,第228页｡ 

③④《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1070､1062页｡ 

⑤[宋]洪迈:《稼轩记》,载[宋]祝穆编:《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三六《民业部·杂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5册,第601

页｡ 

⑥[宋]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五《两贤堂记》,第226页｡ 

⑦[宋]祝穆撰,施和金校:《方舆胜览》卷一八“江东路信州”条,中华书局,2003年,第322页｡ 

⑧[元]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六《聚桂文会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21册,第 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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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明之际浙江行省辖府数量的动态变迁 

根据引言中朱彝尊《浙江分地考》一文的观点:自至正二十六年(1366)置浙江行省后,至洪武十四年(1381)十一月之前,浙江

止领嘉､湖以南九府之地｡应该说,这一看法大体正确,但亦不尽然｡ 

首先我们来看,在浙江行省设立的元年,即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嘉､湖以南的杭､严､金､衢､处､绍､宁､台､温九府之地,

是否皆属浙江行省管辖?根据上节的论述,金华､严州､杭州三府,曾先后为该省省治所在,故是年其在浙江行省的辖域范畴,自不

待言｡ 

衢州府,在元为衢州路｡至正十九年(1359)九月,常遇春克衢州,“改衢州(路)为龙游府,以武义知县杨苟知府事,立金斗翼元

帅府,以唐君用为元帅,夏义为副元帅,朱亮祖为枢密分院判官｡命宁越分省都事王恺兼理军储,遇春还宁越”｡⑧之后,龙游府相继

隶属中书分省､浙东行省,并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改称衢州府,隶浙江行省｡⑨ 

处州府,在元为处州路｡至正十九年(1359)十一月,胡大海克处州,“改处州路为安南府”,⑩寻改处州府,⑪属中书分省,并

“以分省都事孙炎总理军储”。⑫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浙江行省设立后,处州府隶属之｡ 

绍兴府,在元为绍兴路,元末属张士诚势力｡“时张士诚所据郡县,南至绍兴,与方国珍接境”。⑬朱元璋军曾数攻之,不克｡至

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张士诚同佥李思忠､总管衡良佐以绍兴路降”, ⑭遂以其属浙东行省｡次月浙江行省设立后,绍兴路

属之,并“改绍兴路为绍兴府”｡⑮5 

宁波府,在元为庆元路,元末为方国珍所据｡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中书分省设立后,朱元璋“遣主簿蔡元刚､儒士陈显道

往庆元招谕方国珍”｡①次年,方国珍“遣郎中张本仁以温､台､庆元三郡来献”｡②不过,方国珍名义上奉献三郡,实存二心,故此三

郡的控制权仍属方国珍势力｡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命御史大夫汤和“讨方国珍于庆元”｡③同年十一月,汤和克庆元｡④十二

月,改庆元路为明州府,⑤属浙江行省｡ 

浙江南部台､温二府,元末亦处方国珍之势力范围｡吴元年(1367)九月,以朱亮祖帅浙江衢州､金华等卫马步舟师讨方国珍｡⑥

同月,朱亮祖攻台州,下之｡⑦是年十月,朱亮祖自台州黄岩进兵温州,克其城,⑧温州之地遂定｡洪武初,台州､温州二路皆被改为

府,⑨属浙江行省｡ 

至于嘉､湖二地,元末本属张士诚｡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皆为朱元璋军所克,并被改为府,直隶京师｡⑩ 

由此可见,在浙江行中书省设置元年(1366),后世浙省十一府中,其实止有杭､严､金､衢､处､绍六郡为其所辖;余下五郡,嘉､

湖属京师,宁､台､温隶方国珍｡一直到次年(1367)十一月朱元璋军克庆元后,嘉､湖以南九郡至是全入浙江行省的辖域范畴｡ 

                                                        
5①《元史》卷一八三《苏天爵传》,第4226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六,第72页｡ 

③《明太祖实录》卷六,第73页｡按,至正二十年(1360)正月乙卯,“复以宁越府为金华府”(《明太祖实录》卷八,第92页)｡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〇,第135页｡ 

⑤《明太祖实录》卷一二,第148—149页｡ 

⑥⑦⑭⑮《明太祖实录》卷二一,第306-307､310､308､311页｡ 

⑧⑩⑫《明太祖实录》卷七,第88､89､90页｡ 

⑨《明史》卷四四《地理志》五,第1113页｡ 

⑪《明史》卷四四《地理志》五,第1114页｡ 

⑬《明太祖实录》卷一八,第 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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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元明易代时期广信之地的政区归属｡原属江浙行省江东建康道的信州路,元末为陈友谅势力所据｡至正二十年(1360)

五月,胡大海从衢州都事王恺之言,亲率兵攻信州,克之｡⑪改信州路为广信府,“以伯文为知府,立龙虎翼元帅府,以葛俊为元帅,

周隆为副元帅,守之”｡⑫信州路自被改为广信府后,即属设于金华的中书分省管辖｡ 

至正二十一年(1361)五月,朱元璋以“枢密佥院胡大海为中书分省参知政事,镇金华,总制诸郡兵马都事｡王恺为左右司郎中,

掾史史炳为照磨,命同佥枢密院事朱文忠城严州”｡⑬时陈友谅将李明道寇广信,“闻胡大海在浙东,惧其来援,乃遣兵据玉山(县,

属广信)之草平镇”｡⑭六月,广信守将胡德济求援于中书分省,胡大海率军击李明道,“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汉二并部卒千

余人,得战马､器械甚众,大海还金华”。 ⑮ 

至正二十二年(1362)二月,“金华苗军元帅蒋英､刘震､李福叛杀守臣参政胡大海及郎中王恺,总管高子玉”｡⑯同月,朱元璋

令“改中书分省为浙东等处行中书省,陛同佥朱文忠为左丞都事,杨宪及胡深为左右司郎中,照磨史炳､丹徒知县刘肃为都事,仍

开省于金华,总制衢､处､广信､严､诸全军马”｡⑰广信遂属浙东行省,时浙东行省共辖金华､衢州､处州､广信､严州五府及诸全一州

之地｡ 

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月,因四方战争,财用不足,臣下奏请朱元璋“置关市,设官领之,专通物货”,而“浙东所辖金华､广

信等府及诸全州,接连外境,盐货以十分为率,税其一分;物货以十五分为率,税其一分,从之”｡⑱同年十二月,“广信守将元帅葛

俊擅发民夫筑城浚池,浙东行省左丞朱文忠遣人喻止之”｡⑲6 

之后,广信府与浙东行省之间的行政隶属关系一直保持稳定｡至正二十四年(1364),以浙东行省枢密分院判官朱亮祖为广信

卫指挥使｡①至正二十五年(1365)二月,张士诚遣李伯升寇诸全州之新城,浙东行省右丞李文忠“以何世明､袁洪､柴虎居守,自指

挥朱亮祖以下悉统以行”,②大破李伯升军｡“文忠收兵会食,遣指挥朱亮祖､张斌乘胜追殄余寇,燔其营落数十”｡③至正二十六年

(1366)八月,浙东行省右丞李文忠又遣广信卫指挥使朱亮祖攻桐庐,降其将戴元帅,并进围余杭｡④同年十二月浙江行省设立后,因

朱亮祖功多,遂迁为浙江行省参政,副李文忠守杭州｡⑤从朱亮祖的征战､升迁经历我们不难看到,于时广信府的军政大权全隶浙东

行省｡不言而喻,在这一时期,广信一直属浙东行省管辖｡ 

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十二月浙江行省设立之初,时四方未定､战乱频仍,广信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当未发生变更,仍隶于浙

境政区｡这一事实在明代广信地方志的记载中得到了广泛印证｡嘉靖《永丰县志》卷一“沿革表”条称:“(广信府)初隶浙江行省,

因漕运不便,洪武四年,从行省郎中余德让请,改隶江西”｡⑥同样在嘉靖《广信府志》中,更详细记载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

始末: 

余德让,永丰人,元季之乱,德让率义旅保障乡邑,民赖以安｡国初举贤良,历官知池州｡时浙西初平,上命简郎官有才猷者,往

                                                        
6①《明太祖实录》卷六,第73-74页｡ 

②《明太祖实录》卷七,第82页｡ 

③⑧《明太祖实录》卷二六,第387､404-405页｡ 

④《明太祖实录》卷二七,第420页｡ 

⑤《明太祖实录》卷二八,第430页｡按,洪武十四年(1381)二月,改明州府为宁波府(《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五,第2148页)｡ 

⑥⑦《明太祖实录》卷二五,第361､378页｡ 

⑨《明史》卷四四《地理志》五,第1110､1115页｡ 

⑩《明史》卷四四《地理志》五,第1103､1105页｡ 

⑪⑫《明太祖实录》卷八,第106-107､107页｡ 

⑬⑭⑮《明太祖实录》卷九,第114､114､115页｡ 

⑯⑰《明太祖实录》卷一〇,第128､135页｡ 

⑱⑲《太祖实录》卷一一,第 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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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阃务,德让拜行省郎中,区处安辑,悉有条理,以信隶浙漕运不便,诣阙陈其所宜,遂改隶江西,民深德之｡⑦ 

后世乾隆《广信府志》
⑧､雍正《江西通志》

⑨､同治《广信府志》
⑩
的记载同此｡ 

无独有偶,明人王同轨在《耳谈类增·乡试额数》中亦叙道:“广信府原属浙江,后乃改属江西,故江西(乡试额数)添为九十

五名,而浙江之额数不减”｡⑪ 

经以上考述,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自至正二十年(1360)胡大海克信州,并改信州路为广信府始,广信府迭隶于中书分省､浙

东行省､浙江行省;直至明洪武初年,其方由浙江行省改隶江西行省｡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在明清时期广信地方志的记载中,普遍将

明初广信府政区归属发生由浙改赣变迁的时间节点记为洪武四年(1371),但这一说法存在可商之处｡《明史·太祖本纪》云,洪武

三年(1370)三月庚寅,“免南畿,河南,山东,北平,浙东,江西广信､饶州今年田租”｡⑫于兹可见,至迟在洪武三年(1370)三月以前,

广信即隶属于江西行省｡成化《杭州府志》则载:“皇朝洪武三年,诏开科举,浙江行省即杭州府学之西为贡院,合试杭､严､金､衢､

处､台､温､宁､绍九府之士”, ⑬其亦称洪武三年(1370),浙江行省仅辖浙西､东九府之地｡那么,广信府究竟于何年改属江西? 

事实上,关于这一时期广信府的沿革,《大清一统志》有载称:“明洪武二年,改曰广信府,隶江西布政使司｡” ⑭7特别需要指

出的是,按照《大清一统志》的撰写体例,若明代某府的政区归属发生变动,往往书以“隶”字｡如《一统志》记明初嘉兴府政区

沿革曰:“明洪武初,曰嘉兴府,属南直隶｡十四年,改隶浙江布政(使)司｡”①其记明初湖州府政区沿革亦云:“明洪武初,为湖州府,

属南直隶｡十四年,改隶浙江布政使司｡”②以理推之,《大清一统志》“隶江西布政使司”的记载,隐含“改隶江西”之意｡③虽然

据上文考证,早在至正二十年(1360),信州路即改称广信府｡但《大清一统志》以洪武二年(1369)广信改隶江西的论断,则既符合

广信曾经属浙之事实,又不与现有的史料记载相抵牾｡与洪武四年(1371)说的观点相较,这一说法的逻辑关系相对更为通顺｡ 

由此我们可以总结,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浙江行省设立后,其原辖杭州､严州､金华､衢州､处州､绍兴､广信七府｡至吴

元年(1367)十一月,方国珍势力消亡,于时浙江行省下辖杭州､严州､金华､衢州､处州､绍兴､庆元､台州､温州､广信十郡之地｡这一

行政建置大约维持到了洪武二年(1369),随着广信府改属江西行省,浙江行省止辖嘉､湖以南九府｡直至洪武十四年(1381)十一月,

朱元璋以直隶嘉､湖二府属浙江后,浙江行省方备十一府之建置,其省域范围至此底定｡ 

四､广信府政区归属更迭背后的原因分析 

                                                        
7①⑤《明史》卷一三二《朱亮祖传》,第3859､3860页｡ 

②③《太祖实录》卷一六,第221､222页｡ 

④《太祖实录》卷二一,第304—305页｡ 

⑥[明]管景纂修:嘉靖《永丰县志》卷一《沿革表》,《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52册,上海古籍书店影印本,1981年,第12页｡ 

⑦[明]张士镐修,费寀等纂:嘉靖《广信府志》卷一七《人物志·宦业》,《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45册,上海书店出版

社影印本,1990年,第1001页｡ 

⑧[清]连柱等纂修:乾隆《广信府志》卷二《地理·沿革》,乾隆四十八年刻本,第3b页｡ 

⑨[清]谢旻等修,陶成等纂:雍正《江西通志》卷八六《人物》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5册,第872—873页｡ 

⑩[清]蒋继洙等修,李树藩等纂:同治《广信府志》卷三《食货·漕运》,成文出版社影印本,1970年,第296页｡ 

⑪[明]王同轨:《耳谈类增》卷一六《乡试额数》,《续修四库全书》,第126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⑫《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二,第23页｡ 

⑬[明]陈让等修,夏时正等纂:成化《杭州府志》卷一六《公署》,《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75册,齐鲁出版社,1997年,第230

页｡ 

⑭[清]穆彰阿等修:《大清一统志》卷三一四《广信府·建置沿革》,《四部丛刊续编》,史部第34册,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本,1985

年,第1b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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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初步了解到明初广信府的政区归属之所以会发生出浙入赣的变化,盖由于“以信隶浙漕运不便”

｡那么广信府的漕粮运输,到底受到了何种因素的限制? 

事实上,从地缘角度观察,极易发现广信､浙江二区之间存在一个天然的地理障碍,即怀玉山脉｡所谓“浙至江西千有一百里,

阻怀玉之崇山”,④东北—西南走向的怀玉山脉,将信､浙隔属不同的自然区域:怀玉山以西为广信,属鄱阳湖—信江水系;以东为

浙江,属钱塘江水系｡因此,广信虽当“吴､楚､闽､越之交”,⑤是为浙､赣陆路往来的重要通道,但长期以来,受山地环境的限制,其

地的交通条件却一直维持着较低的水平｡早在唐代,李翱受岭南节度使杨于陵之辟,自洛阳动身赴广州,将其行程著录成文,曰《来

南录》,文中记浙､赣段交通云:“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惊滩,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陆道,

谓之玉山岭｡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顺流,谓之高溪｡”⑥造成旅途艰难的一部分原因显然是浙江中的惊滩险礁,但同时也需看

到,由衢州常山至信州玉山,有八十里山路之遥,这无疑也给过岭之人带来了不小的负担｡ 

入宋后,时人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记地居信､衢二州边境的玉山县交通环境曰:“他山合沓,峻岭横亘,溪谷皆相牙分其流,

虽步通三衢,而水绝干越,千峰万拥隈隐,不可得而虞也｡自陈､隋以来,此为巨奥”｡⑦所谓“水绝干越”,指的是玉山县东的上干

溪,其源出怀玉山,《太平寰宇记》引《旧经》云:“溪源干浅,秋冬不通舟船,故名曰干溪｡”⑧由此可见,信､衢间的交通全凭山路,

这无疑给彼此往来增添了诸多不便｡稍后,王安石亦有诗叹入信路途之难,所谓“病起行山山更险,下穷溪谷上通天”｡⑨ 

南渡后,信州地临行在,其与两浙的空间往来也愈加频繁｡据当时吉州庐陵人刘辰翁在《送人入燕序》中的记述:“往时吾州,

去行朝千七百里,长亭短堠如画｡衢､信之间,华堂逆旅,高屋盖道,憩车击马,不见晴雨;列肆青楼,倚门成市,行者如织｡” ⑩8从他的

叙述中,不难窥见当时信州与衢州乃至两浙商旅往来之盛况｡不过,伴随着经济互动频次的日益增加,这也给信､浙之间的交通条

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南宋人看来,来往于两地仍不是一段轻松的旅程,而其中的首要限制因素即为交通线上绵延之山岭｡杨

万里出衢入信,目见衢､信交境处群山迤逦,因作诗曰:“外面千峰合,中间一径通｡”①为解决这个难题,当地官吏便意图将地处信､

衢边境的玉山､常山二县水道连通起来,开辟一条水上交通路线,以减轻官私行旅往来的压力｡当时,玉山县的上干溪,“所经处间

与衢之常山接,自信而衢,不可舟行,而间以陆运者,此而已矣”｡②因此,玉山知县汪杞便欲“浚凿(上干溪),使之通流”,但终以

“工役不赀而止”｡③由此可见,凿通常､玉水道是一个旷日持久的工程,其耗资之巨显然是地方政府所无法承受的｡ 

在元代,信州路属江浙行省,其地漕粮皆需陆运至衢州,再经浙江水道载送到杭州｡漕粮的运输,无疑是一个极其艰辛的过程,

尤其是自信入衢,无水道可依,粮食全凭人力肩运｡而信州“万山交牙四顾”④的自然地理环境,显然又给税粮的运送增添了巨大

的经济成本｡关于信州(广信)隶浙时期漕运之难,后世地方志有着明确的记载,同治《广信府志》称: 

信州明以前隶浙江行省,漕粮数万石,由玉抵常,山路八十里,南漕不蓄车马,率丁夫肩运,长途汗血｡且信河滩石磊砢,贵､弋､

铅粮舟送进,暴涨则奔流冲击,鹢首难停｡亢旸则水落石出,牵挽不上｡洪武四年,部郎余德让有改隶江西之请,民困始苏｡⑤
 

另据嘉靖《广信府志》记述,洪武二十四年(1391),广信府需缴秋粮官民米“一十三万九千一百八十一石六斗四升八勺六

抄”⑥;天顺七年(1463),定为“一十三万五千三百九十二石四斗一升二合九勺”⑦;成化八年(1472)则升为“一十四万五千六百

                                                        
8①[清]穆彰阿等修:《大清一统志》卷二八七《嘉兴府·建置沿革》,《四部丛刊续编》,史部第32册,第1b页｡ 

②[清]穆彰阿等修:《大清一统志》卷二八九《湖州府·建置沿革》,《四部丛刊续编》,史部第32册,第1b页｡ 

③按,笔者推测,因前句“改曰广信府”已有“改”字,修志人为避免重复,故于后句“隶江西布政使司”前不加“改”字｡ 

④[清]汪绂:《戊笈谈兵》卷六下《水陆路程第十笈》,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918页｡ 

⑤[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校:《读史方舆纪要》卷八五“江西三广信府”条,中华书局,2005年,第3960页｡ 

⑥《全唐文》卷六三八《来南录》,中华书局,1983年,第6443页｡ 

⑦⑧[宋]乐史撰,王文楚校:《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七“江南西道信州”条,中华书局,2007年,第2155､2155页｡ 

⑨[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卷三三《晏望驿释舟走信州》,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5册,第244页｡ 

⑩[宋]刘辰翁:《须溪集》卷六《送人入燕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186册,第 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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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石五斗八升七合八勺”｡⑧之后,在弘治五年(1492)､正德七年(1512)､嘉靖元年(1522),明中枢又分别对广信府的税粮数进

行了调整,皆在十四万石以上｡⑨若同治《广信府志》所言元漕粮“数万石”之记载不误,则明时广信缴粮量当为前代数倍以上｡元

世信粮的运输已令当地百姓疲惫不堪,不难预见,假使广信属浙,其漕粮的输送确实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无怪广信府永丰县人

余德让移信属赣之奏被明廷准许后,“民深德之”｡⑩ 

与之相对,一旦信州(广信)发生饥荒,需将两浙之粮运抵此地赈灾｡其中的艰难困苦,亦不下于信地漕粮的输送｡元代曾任衢

州路都事的程国儒作有《信州粮谣》,叹两浙至信州运粮之艰,其文曰: 

信州粮,粮何艰,十钟一石万里间｡朝发钱王堤,暮过严陵滩,柁尾白浪如银山｡朝渡兰溪州,暮宿龙丘湾,峻如牵车上鬼关｡督

吏驰檄夜传箭,布帆无风河水干,去年粮船未及岸,今年又运八百万｡只知彼地荒,不知浙东天亦旱｡只知彼地饥,不知役户家无饭｡

家无饭,侬莫愁,愿化铁骑为耕牛,愿销锋镝为锄耰｡战场辟作畎与沟,壮士荷甲归田畴,风雨时调禾黍秋｡禾黍秋,饭不足,浙东又

移何郡粟? ⑪9 

浙东赈粮的运输路线与唐李翱过信之路大抵一致,从《信州粮谣》中不难看出,虽时移世易,但与唐代相比,此交通干线的通

行条件并未得到实质上的改善,程国儒甚至用“上鬼关”等词来形容入信道路之难,字里行间透露出对运浙东粮至信州的不满和

抱怨｡ 

以上主要是从交通､经济的视角来讨论广信政区归属变化的原因｡另一方面,透视元明之际浙江行省与广信府之间短暂的统

辖关系,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广信的政区归属与朱元璋军在两浙地区的军事行动及进程密切相关｡具体来看,广信虽长期被

斥为两浙以外之域,但在战争时期,其却具有守护全浙的重要作用,典型地如至正二十年(1360)衢州都事王恺向胡大海进言

称:“广信为(陈)友谅门户,彼既倾国入寇,宁不以为重兵为守,非大将统全军以临之不可｡今出偏师,设若挫衄,非独广信不可下,

吾衢先绎骚矣”｡①正是由于广信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故胡大海取广信后,朱元璋以其属浙境政区,充当两浙这一财赋重地的外部

屏障｡不过需注意的是,这一行政措置,属战时权宜之计,而非常态之举｡进一步而言,浙江行省越怀玉山脉而有广信之地,并不符

合“山川形便”的政区划界原则｡至天下已定､四海升平之时,广信亦失去了其在战争时期的独特作用｡故洪武初年,朱元璋以其

改隶江西行省,历史又重新回归到唐以来的固有轨迹｡ 

由此我们不难总结,历史时期,广信与浙江虽然壤土相连､地域相接,但其间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将广信划属江西才是更合适

的选择｡如不顾自然地理规律,强行将广信整合在浙省之中,不免会在交通､经济乃至政治层面滋生各种矛盾与冲突,以至影响地

方的统治秩序及王朝的长治久安｡ 

五､结语 

通过以上对元明之际浙江行省辖府数量变迁经过的分析,大致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新认识: 

其一,浙江行省设立之初,仅辖杭､严､金､衢､处､绍､广信七府;至吴元年(1367)十一月朱元璋军克庆元后,其方领杭､严､金､

                                                        
9①[宋]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三《四月四日午初出浙东界入信州永丰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0册,第141页｡ 

②③[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一“江南东路信州”条,中华书局,1992年,第960､960页｡ 

④[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二〇《梅亭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3册,第268页｡ 

⑤[清]蒋继洙等修,李树藩等纂:同治《广信府志》卷三《食货·漕运》,第296页｡ 

⑥⑦⑧⑨[明]张士镐修,费寀等纂:嘉靖《广信府志》卷五《食货志》,第284-285､285､285､286页｡ 

⑩[明]张士镐修,费寀等纂:嘉靖《广信府志》卷一七《人物志·宦业》,第1001页｡ 

⑪[元]程国儒:《信州粮谣》,载[明]宋绪编:《元诗体要》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372册,第 582-5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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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处､绍､庆元､台､温､广信十府之地｡②10以朱彝尊《浙江分地考》为代表的所谓浙江行省初设即领九府的传统说法有误｡ 

其二,浙江行省领十府的建置,大约维持到了洪武二年(1369)｡是年朱元璋从浙江行省郎中余德让之请,以广信隶浙漕运不便,

因改隶江西｡虽然在明清广信地方志的记述中,普遍将广信府由浙改赣的时间记为洪武四年(1371),但这一说法却与《明史》等相

关记载相抵牾｡在尚未发现更多､更坚强支持洪武四年(1371)说的史料之前,我们不宜遽然推翻《明史》的结论｡以故,从目前掌握

的史料来看,明初广信府政区归属更迭的时间,暂以《大清一统志》的记载为准,即洪武二年(1369)｡ 

其三,明初广信府政区归属变化的直接诱因是漕粮运输不便｡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背后,深深折射出历史时期广信与浙江之

间交通往来之艰辛｡概而言之,得益于独有的区位优势,广信与浙江在历史上一直保持较为密切的空间交往｡但受自然地理环境的

限制,长期以来,二地的陆路交通条件却维持着相对低下的水平｡尤其是随着元以后信､浙之间运输压力的加大,径将山路交通的

劣势显露无遗｡虽然在元明之际,朱元璋出于军事等方面的考虑,仍沿元制将广信府划属浙江行省,却无法解决信地漕粮的输运问

题,这也成为广信政区归属发生变更的直接原因｡ 

与此同时,随着广信府由浙江划属江西,二省的省界基本确定,并在之后长期保持稳定｡这充分反映出,明初这一重要政区调

整具有高度的前瞻性,且对后世浙､赣二省的政治地理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宋可达,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生｡上海 200433〕 

                                                        
10①《明太祖实录》卷八,第106页｡ 

②按,此十府中,庆元于吴元年(1367)十二月改为明州府,至洪武十四年(1381)二月改称宁波府｡台､温二郡,皆于洪武初改路为府

｡ 


